星洲日报
何漢升‧華文報處境艱辛

2011-07-11 19:18  言路http://opinions.sinchew-i.com/taxonomy/term/10
筆者不同意日前在“華文報業路在何方？”座談會中主講人對華文報業的批評，尤其是指華文報記者沒有是非感，只追求平衡報導，素質低下，而把網絡媒體報導奉為絕對真理的說法。
眾所周知，華文報一直以來都面對著諸如印刷及出版法令、內安法令、煽動法令等的限制，尤其是對當年在茅草行動中被關閉的星洲日報而言，這一路走來，莫不是兢兢業業。以近年的情況而言，在峇東埔國會議席補 
選時因報導“華人寄居論”事件的星洲日報記者陳雲清在內安法令下被扣留，而事件的主角事後卻安然無恙，更凸顯了華文報的處境艱辛。
報章報導本應中立，平衡報導而不應隨意加入記者的個人情緒而影響報導的真相。媒體作為社會第四權的代表，如果單純的只憑記者的所謂“是非感”而去報導，試問這份報紙威信何在？記者的職責是客觀報導事情的兩面，由讀者自己去判斷是非和取捨。
而作為新興媒體勢力代表的網絡媒體，由於沒有各種法令的牽制，在報導上更能自由自在的報導，也不必冒上被亂扣帽子的罪名。而許多傳統媒體剛出爐的新聞，對於網絡媒體而言已屬昨天過時的舊聞了，這顯然是網絡媒體的優勢。雖同屬媒體，但網絡媒體與傳統媒體的生存環境卻不盡相同，就好像蘋果和橙相比一樣，這麼做顯然對傳統媒體不盡公平。
筆者認為與其強制區分傳統媒體與網絡媒體孰優孰劣，踩高一方而貶低另一方，搞得彼此元氣大傷之外，倒不如讓讀者自行在各媒體間互補不足，那麼華文媒體顯然會走得更遠也更加強大。（星洲日報／言路‧作者：何漢升‧學生）

張木欽‧鄧章欽狠批華文報

2011-07-10 20:12 言路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0055
連日來看到很多人寫文章罵鄧章欽，因為他狠批華文報，尤其是華文報記者，批得他們一無是處。

這位位高權重的雪州議會議長說，華文報記者中文差，外語差，沒分析能力，沒有立場，只會照單全收，沒深入調查，有敲鐘心態，表現不如英文報，提問題不如網絡記者尖銳，總之，今天的記者只是記者，不再是新聞從業員。

對於記者表現差問題，向來只有他的上司會嚴詞苛責，至於其他各種缺點，主要是內部檢討和改進，行業外的人士多保持尊重態度，不願越俎代庖。當然，如果行外人士願意給與指教也無不可，但是鄧議長這次不像是指教，而是把記者批得體無完膚，的確令人感到錯愕。
華文報的強烈反應不出人意料，因為華基政黨特別是反對黨能夠在華人社會扎根，靠的不是有水準的英文報或者很尖銳的網絡，而是“沒有水準”的華文報，為了給反對黨更多的言論空間，華文報向來頂著很大的壓力保持中立。過去反對黨責怪國陣的非華文媒體不中立，如今卻批鬥華文報“照單全收”搞中立，只會令華文報覺得裡外不是人。
關於記者只是記者，不再是新聞從業員，也就是英文的“利波的”不再是“見拿力士”的觀點，的確很難理解。記者本來不就是記者嗎？甚麼時候“記者”變成了貶義詞，而“新聞從業員”變成了褒義詞？也許鄧議長認為新聞從業員是比較厲害的記者，是“大記者”，議長之見著實非常特異。
鄧議長說華文報的文字水準今不如昔，這不是新鮮事，因為幾十年前我初入行的時候，也聽過前輩感歎水準今不如昔，但是早期的報章的確比較“乾淨”，沒今天這麼多雜質，原因很複雜，包括客觀與主觀。
客觀原因，最主要的一點是趕時間。出報紙當然要趕時間，古今皆然，但以前沒有像現在這麼往死裡趕。現在為了趕出夜報，簡直趕到鼻孔沒有風，錯幾個字可以原諒，錯過出版時間就不可原諒，加以電腦高效，每個人處理稿量大增，所以現在已經沒有所謂慢工出細活的好世界。
主觀原因當然是編采本身的造詣。我知道新一代的從業員不少是華小畢業後轉入國中上大專，他們雖然有大專資格，華文卻只有小學程度，全靠他們在中、大時期努力自修補強，終於能夠以華語華文為工作語文，如果有些人掌握的不很好，至少他們努力過，精神可嘉。大人物理應給他們扶持和包容，而不是無情追殺，何況不是個個都那麼差，不必一竿打翻。
誰都知道反對黨已經很好地掌握網絡工具，可以突破傳統媒介的限制，而且已經有人認為神器在握，華文報可以棄之如敝屣了。鄧議長如果也這麼想，一點也不奇怪，不過像我這樣的老人家只會看報紙，如果鄧議長在推特有甚麼高論，沒有華文報的轉載，我是沒機會拜讀的，那將會一大遺憾。（星洲日報／言路‧作者：張木欽）

我們其實願意接受批評

2011-07-09 15:07 溝通平台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0047?tid=13
鄧章欽律師會因為一句話，引起我國中文報記者的反彈，相信是他始料未及的。說句公道話，中文報錯別字多，確實是需要檢討和改進的。被總主筆羅正文訓話時，我常在底下冒冷汗。我其實非常為採訪部的記者叫屈，因為批評者很難想像他們是如何搶新聞、如何與時間賽跑的，犯錯的幾率相對較高。

報社領導層也很關注這問題，成立了“糾正錯別字小組”，也不定期舉辦課程，提昇我們的書寫能力。

我們都想把最好的，呈獻給讀者。

那為甚麼不能接受別人的批評呢？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我們願意聆聽，願意接受指導，前提是：如果那是真心誠意的。

如果鄧章欽律師是苦口婆心、語重心長地與記者對話，我們會歡喜地接受指教。

鄧章欽律師出席的是甚麼場合？大家心知肚明，古某人出的是甚麼書，講座會的目的是甚麼？畫公仔還真的不用畫出腸。鄧律師在這種為了攻擊四報而辦的活動場合裡，選擇配合當時的氣氛，貶低中文報的水準，用語挑釁，哪是所謂善意的批評？

從許多事件上，都不難發現鄧律師辯才無礙、思路敏捷。何以這次如此掉以輕心，甘被某些人及某家報紙所利用，淌入這樣的渾水，還真讓我費解。（星洲日報／溝通平台‧星洲日報文教部副主任：葉偉章）
我愛看華文報

2011-07-06 08:03  溝通平台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20000
我從小學起就看華文報，上國民型中學時，語文老師鼓勵同學們閱讀英文報和馬來報。之後，到社會上做事，我的工作語文是英文和馬來文，間中也看英文報，我卻只愛看老字號華文報。

個人覺得華文報非常好看，理由如下：

（一）它的報導詳盡，我一些不諳華文的同事，和我談起時事、社會新聞和地方新聞，總是說我所獲知的相關信息比他們多。無他，資料都來自華文報。

（二）它的立場不偏不倚，客觀公正。尤其在報導政黨消息方面，朝野政治人物各獲得相當平均的版位，貫徹業者應有的公平民主精神。

（三）內容包羅萬象，尤其在副刊部份，可以找到文教、保健、環保、科技、旅遊特寫資訊。當中還有文學介紹、轉載外國名家的作品。

（四）華文報的文教部時常協辦書展、作家或專業人士的巡迴講座，以實際行動回饋讀者。另外，也設立文學獎項，協助提高馬華文學素質。

（五）每年都舉辦活動為華教籌募基金、也設立慈善基金，在社會公益方面，盡報人的責任。

華文報是我國一種高素質的文教產品，是華裔同胞的精神糧食。如果有人惡意攻擊它，確有“貶低華文報，抬高他自己”的嫌疑。如果這個踩低華文報者，曾經獲得華文報的恩惠或宣傳，那麼，他就是忘恩負義。（星洲日報／溝通平台‧讀者：黃懷樂）

不能以抹黑手段詆毀對手

2011-07-04 08:21  溝通平台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9971
拜讀了鄭丁賢寫的〈中文報害了你嗎？〉以及曾毓林寫的〈想製造神話，卻變笑話〉，我想以讀者的角度來看中文報。

在商場上、在服務業，“有需求就有供應”，無論是報界的前任從業員或現任從業員，或一些自認瞭解報業前景的人，在談平面媒體時、謾罵中文報或批評中文報的新聞從業員時，首先必須從供應與需求的角度，尤其是讀者的角度來看整個中文報業，才算中肯與公平，畢竟出錢買報紙、從報紙尋覓資訊，以及要靠報紙傳播活動訊息和商訊的需求者是讀者群。

以下是我和朋友群對中文報前景的看法：

1.我們的年齡介於45到85歲，當中大部份需要配帶老花眼鏡，有的還有視覺障礙，需要靠報紙來獲取詳細的地方、國家或外國時事或廣告資訊，因為閱讀報紙是最舒服的方式。雖然我們當中有不少人懂得上網看新聞，熒光幕的面積、刺眼的光線和不方便攜帶，使大家不想親近網絡媒體。對許多45歲左右、懂中文的中生代來說，他們的人生路還有三四十年，換言之，在未來的半個世紀，中文報還是被需要，不會被唾棄。

2.我國的華團組織數目龐大，聘有座辦或執行秘書的會所，一定有訂中文報，有者甚至擁有閱報間，讓會員在一天內閱讀兩、三家報紙。尤其地緣性和學緣性組織，它們屬於傳承華人文化與習俗的團體，中文報屬於華社古老文化的一種，它已形成華團人士不可缺少的傳統讀物。本國中文報都擁有報導詳盡的地方版，它們是華團讀者的最愛，因為會裡若有活動或慶典，中文報的地方版可以協助組織在宣傳、報告、提昇形象、聯絡會員、招徠新會員等方面，做出貢獻。換言之，只要華團有前景，中文報一樣有前景。

3.以我國的政治水平來說，我國的政治人物尚須借助報端，向一般的選民交待他們的服務成績，在大選期間，很多華基政黨候選人的宣傳刊物都附上剪報的影印本，尤其一些宣佈要高調問政的華基政黨，都在善用中文報，尤其是報導詳盡的地方版。在政治宣傳方面，網絡媒體暫無法取代平面媒體。

總之，無論平面媒體或網絡媒體，都是商業產品，都各有市場。兩方可以憑自己的商業觸覺和正確的生意手法來爭取讀者，卻不能以抹黑的手段來詆毀對手，因為商場講求道德和誠信。假如業者想以沒有道德的言談來嘩眾取寵，他們確是走錯了方向，畢竟，大部份的讀者，眼睛是雪亮的。（星洲日報／溝通平台‧黃玉鳳：黃玉鳳）

林明華‧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2011-07-04 09:02  雲淡風輕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9973
“編協”接連兩天發表譴責文告，一次是針對鄧章欽踩低中文報的言論，一次是因為新聞從業員在執行採訪任務時，被示威者公然動粗。

兩起相關事件，一個是言詞上的，一個是肢體上的，但都對新聞從業員造成了傷害。

無獨有偶，兩起風波的“主角”，都是中文報。

中文報這麼好欺負嗎？

這話，或說對了一半。

中文報好欺負，是因為它沒有政治靠山，當權的，固然不會把它看在眼裡；在野的，也不會給它好臉色看。甚至有某些所謂權威之士，也會不時踩上一腳。

但中文報絕對不甘如此任人欺負，所以它一直都在迂迴作戰，扮演“反對派”的角色，也不斷地得罪一些人，既得罪了當權者，也得罪了在野者和某些權貴。

現實就是現實。中文報不能玩弄種族課題，不能危言聳聽，更不能無中生有；否則，命運只有一個：關門大吉！

中文報不能像放任的網站那樣，有聞必錄；中文報不能像御用的媒體那樣，歌功頌德；否則，它也只有死路一條！

顯然，如何在報導中恪守忠實、在評論中追求客觀這兩大原則，是中文報突破當前困境的一大挑戰，也是走在前線的中文新聞從業員必須堅持的立場。
今天，網站興起了，長期的壓抑突然得到了發泄的機會，於是乎，嚮往自由民主的人趨之若鶩，愈是聳動的內幕消息，愈能吸引讀者的眼球，愈是尖酸刻薄的言論，愈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如此一來，讀者也就愈來愈看不慣也看不起平和、客觀和理性的報導與評論了。正如烈酒喝多了、重口味的食品吃多了一樣，久而久之，就會忘了真正對身體健康有益的，其實是清淡的白開水，以及沒味精少糖也少鹽的菜餚。

林冠英說，大馬的中文報已達國際水準，這點，我並不完全認同；相反的，我覺得，大馬中文報要躋身國際水準，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除要爭取更大的言論空間，也需自我期許，捫心自問，自己和世界一流的報章，差別在哪裡？差距在哪裡？

不能否認，報章既是為讀者服務，就須受到各方監督，並沒有免於被批評的自由；唯當權者能不依靠打壓報章來鞏固它的統治地位嗎？在野者能不用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報章為它服務嗎？天底下真有崇信“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完全不想控制媒體的政黨嗎？

在炮聲隆隆中，讓我們共同省思，這個社會，還需要平和、客觀和理性的聲音嗎？（星洲日報／雲淡風輕‧作者：林明華‧《星洲日報》執行編輯）

林放‧鄧章欽可曾有是非感？

2011-07-03 18:55  言路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9969
搞政治要凝聚知名度，除了個人政治魅力，多少要靠新聞媒體的捧場。鄧章欽貴為雪州議長之前，就和其他州議員一樣寂寂無名。他是行動黨主流派系所擠兌的人物，媒體總掩不住同情弱者的心態，在輿論、報導方面給他有伸展政見的機會，假如報章靠邊站，就會被視為聯同主流派打壓他。正是因為平面媒體這種平衡報導，即使他在黨內孤寡，也享有一定的政治名位。

不過，如今位高權重的鄧章欽

 

一朝得志後反咬報章一口，認為中文報只懂得講求平衡；中立到離譜，沒有是非觀念；記者只管把資訊照單全收，沒有深思與進一步探討某個課題的習慣；很多記者寫專欄“不湯不水”；中文報的社論“慘不忍睹”；中文報記者的語文掌握能力，比起過去的中文報記者差了一大截，現今不少中文報記者甚至不敢以中文以外的語文發問。這連串毒舌批判，話鋒一轉就是“尖銳的電子報”更勝一籌，把中文報章踩踏得稀爛。

曾受中文報“恩寵”的鄧章欽一反過去的謙遜態度不惜交惡，他所蔑視的中文報記者今後該如何相處將是一個問題，畢竟，中文報受到如此奚落，為了尊嚴也將被逼與他劃清界線，而他思想膨脹的優越感貶損記者，有種的就與中文報斷絕交往。

記者報導新聞最忌諱的是以個人主觀意識滲入是非感，以免有失偏頗。而刊載各方意見的平衡式報導將足以讓讀者審視是非。即使這是平衡也猶如走綱索般，隨時會受到各項法令的制肘。但鄧章欽不顧及華文報長期的鬱悶而選擇踹上一腳，比嚴苛的法令更令人揪心。

若說政治議題的是非對錯，也許應參考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所說;“歷史的最大悲劇，往往不在於正確與錯誤交戰，而是兩個正確的抗爭。”記者在演進中的新聞課題只能扮演報導角色而非審判，以是非感混淆民眾的判斷。

鄧章欽越界批評中文報之前，應深自考量朝野華裔國、州議員的素質和語文水平，是否有足夠的資格在議會為民請願，行動黨內至今也僅有林吉祥、林冠英、馮寶君、郭素沁等人能雄辯滔滔，表現卓著，是否其他國、州議員在鄧章欽的標準衡量下都是飯捅？
鄧章欽曾因市議員鄭文福受黨的對付而有意無意間聲援，在社交網絡發表：“OMG,真兇卻逍遙法外！”這句話使到他面對黨紀的聽審，而他巧妙地詮釋為影評而逃過制裁，而如果他仗義，就應該對雪州黨爭傾軋發表是非感；對淨選盟發動的集會遊行他自我噤聲置身度外，沒有是非感；民聯掌政下的雪州近年色情架步林立，鄧章欽身為人民議士必須對時政及時睜眼分辨黑白，表述是非感，但他卻逃避責任。真正“不湯不水”是非感正充斥鄧章欽的腦袋！（星洲日報／言路‧作者：林放‧資深報人）

林冠英：不了解鄧章欽言論‧行動黨不踩低中文報

  2011-07-02 19:19 國內 http://www.sinchew.com.my/node/210647
（檳城2日訊）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說，他不認同任何踩低中文報的言論；而基本上行動黨不會踩低中文報。

針對雪州議長拿督鄧章欽在一項座談會上“踩低中文報以抬高自己”的言論，林冠英表示，他需先向對方瞭解情況，否則很難直接回應此詢問。
“我不瞭解他的言論，不知道（當時）他是否有一份稿，或是他自己的演講。”

林冠英也是檳州首長，他認為，一個人無論講了甚麼，都要為自己的言論負責。

“基本上我們（行動黨）不會踩低中文報，但如果他確實有講，他（鄧章欽）就一定要負責。”

他也說，大馬中文報的專業已達國際水準，只是受到法律的箝制。
“藉踩低中文報抬高自己”‧編協斥鄧章欽過橋抽板

  2011-07-01 18:34  國內 http://www.sinchew.com.my/node/210499
（吉隆坡1日訊）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編協）今天發表文告，譴責雪蘭莪州立法議會議長拿督鄧章欽，在中文報章多年來受盡各種惡法困綁的情況下，不但不體諒中文報章的處境，以及協助解困，反而極盡奚落之能事。

編協承認中文報記者的素質仍有進步及改善的空間，但並非如鄧章欽所說的那麼不堪，也絕對無法苟同鄧章欽藉機踩低中文報章以抬高自己的行徑。
鄧章欽最近公開非議中文報記者工作態度和語文能力差，沒有立場，只管把一切資訊照單全收，已淪為名副其實的“記者”（reporter），而不是“新聞從業員”（journalist）。他也批評中文報記者沒有是非感，只追求平衡報導。

編協在文告中指出，報章是社會公器，對任何事件或課題的報導都必須秉持公正與客觀的立場，不容涉及主觀因素，以免誤導讀者及廣大群眾。
“鄧章欽的談話有失公允及偏頗，我們要提醒他，他有今天的地位和知名度，就是因為中文報章長久以來對他的相關新聞如實報導；我們不期望他感恩，但我們萬萬想不到他會過橋抽板、惡言相向。”

新聞從業員堅持職業操守

文告表示，身為政治人物，本身擁有政治議程，自然希望報章報導能夠符合本身意願，一旦報導與本身意願相悖，即指是偏幫某一方面，這是報社經常面對的指責。但是，身為負責任的新聞從業員，必須堅持職業操守，不能逢迎政治人物的意願，違反新聞從業員的專業精神與原則。

“鄧章欽聲稱中文報章的‘平衡報導’最令他討厭；但他卻忘了在多年前，他曾因為其政敵發表的一篇聲明，恫言起訴一家中文報章。

“在面對一位沒有修養的政治人物攻擊下，編協要勉勵記者同道發揮奮進精神，莊敬自強，以行動反擊這類政治人物。”

以史為鑑，以人為鑑

2011-07-02 10:03  溝通平台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9958
讀史或聽別人講過去的故事，看到或聽到精彩之處，自有一種“過去我來不及參與”之感慨，唯立志“要努力去實現”更美好的將來。

毛澤東說過：“我們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這句話與“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從前車之鑑，我們會知道以那種手法做事，是不會取得成效；跟隨某人的腳步，是作繭自縛。有獨立思考能力之人，自能從歷史中或者前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前途，甚至一個行業，一個國家的未來。

最近讀前首相馬哈迪的回憶錄《醫生當家》。從我小學至大學畢業後當上新聞從業員為止，都是他在當首相。他的回憶補充了我對這個國家政治發展不知的部份，但更多的是他自己叨叨絮絮，深怕他的貢獻被人遺忘。是的，那是他的個人回憶錄，不是一國之史冊。

值得讀者放下書本之後深思的是，馬哈迪年代風風火火的經濟和國力發展，要搶佔國際地位，今天的成績又是如何？那個時候壓抑的政治氛圍，今天是否“往事如煙”？我看完了馬哈迪“當家”之論述，告訴自己，今天是我的同輩人“當家”的時候了，然後，準備好了沒有？
任何一個行業的從業者，如果能夠掌握行業發展經過、興衰更替，就必定能增加對自己職業的投入感和熱誠。職業（vocation）拉丁文字根是vocatio，意指一種呼喚（acalling），天主教謂vocation是天職，意指天命，這種人生下來就註定要做這件事情，也就是具此特質能做好這件事情的人。身為新聞從業者，我們要視新聞業為天職，呼應為社會作出改變的呼喚，尤其不能不瞭解國家甚至國際媒體情勢發展之演變。

星洲日報同仁在籌備《歷史寫在大馬的土地上》這本堪稱本報回憶錄的書籍時，我參與了採訪工作，訪問了許多在職或已退休的媒體人，他們有的是站在採訪前線，有者是為業務奔波，有的則是在管理層，各司其職，各盡所能。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他們對新聞業的熱忱與投入。從前輩回憶的吉光片羽中，雖然不是完整和詳盡的記錄，裡頭卻充滿著他們對晚輩的期許，以及對報社甚至整個中文報業發展之展望。

我慶幸自己在星洲日報的12年，遇到的都是為中文報業鞠躬盡瘁，視本身職業為志業為使命的真正“報人”。他們沒有遺忘中文報業的過去，他們把過去的種種引以為鑑，告訴自己不要重蹈覆轍，更不要利用往事牟利，來踐踏昔日戰友，而是要立足於前輩奠下的基礎，去為中文報業的下一個10年甚至百年，為星洲日報的另一個80年而奮鬥。

沒錯，我們都從“報業的歷史看到了前途”，不像某些人“只看到了怨恨”。從星洲日報今天的受讀者歡迎程度，證明我們同仁的步伐和方向是正確的。（星洲日報／溝通平台‧星洲日報主筆：張立德）

鄭丁賢‧數字遊戲

2011-07-01 09:06  馬荷加尼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9941
凱因斯說：“當數字改變時，我的想法也跟著改變。”

凱爺爺是現代經濟學的祖師爺，他的意思是說，甚麼理論、學說，可以暫時放在一邊，先拿出數字，才來談理論和學說。

道理很簡單，數字才是事實。

國家經濟成長10%，肯定政策走對了；公司盈利1億令吉，證明管理得當；某項“華文報業路在何方”謾罵會，呼朋喚友，網上吹了又吹，只來了百來人，絕對沒有代表性，只是自罵自爽。

用在政治上，數字也是第一。

特別是在政治集會，人頭的數目字，說明一切。

2007年淨選盟集會遊行，當局以為規模不大，應付得來。

怎知，突然冒出5萬人頭，有聲有勢；造成一方措手不及，傷了元氣。

這一次，淨選盟聲稱要發動10萬人，還比上一次多一倍。

這還得了！

不過，數字是講的，人頭才是真的。

有兩種看法。第一種說，目前的國內局勢，比07年穩定；07年的汽油暴漲，以及一系列的政府管理失當，加上領袖一再失言，導致民怨高漲，憤而走上街頭。

他們認為，目前沒有太大的經濟壓力，社會氛圍也比較緩和。

如此估計，淨選盟集會，人數不會超過萬人。

第二種看法說，政治局勢不明朗，社會暗流洶湧，不可低估。

上一次的集會群眾，已經是基數；加上民聯執政4州後，可以動用更多的資源。

因此，人數還要超過上次。

另一方面，巫青團和土權加入集會，對本身也是考驗。

如果它們被淨選盟的人潮淹沒，以後的發言地位和代表性，是更大的疑問。

各方都在爭取數目，然而，數目本身也是主觀數字。

1萬人，以大馬的經驗，算是很多；10萬人，那可是本國紀錄，但是，和泰國的數十萬人比較，是小巫見大巫；泰國數十萬人當然很多，不過，和台北的百萬紅衫軍比較，還是有差距。

泰國數萬、數十萬人的集會遊行，成為暴力事件，製造傷亡；但是，台北的百萬人集會遊行，卻是秩序井然，和平進行。

政府和淨選盟在進行數字的拉鋸戰，要以數字見真章；不過，如何維持秩序與和平，是雙方共同的責任。（星洲日報／馬荷加尼‧作者：鄭丁賢‧《星洲日報》副總編輯）
寫給“奇人”的信

2011-07-01 08:04  溝通平台 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9940
奇人：

稱你為“奇人”，因為我找不到更貼切的稱號。

我何其有幸，你在報界叱吒風雲的末期，加入了報社。當時，我只是新丁一名，而你卻是高高在上的領導，我偶爾可在遠遠的一角，望見你那雄心勃勃的風采。

自此，在我往後的新聞生涯裡，你的種種所為，尤其是你最近推出被你的朋黨恭維為“曠世巨著”的得意之作，讓我連連“大開眼界”。
我說你是奇人，是你確有過人的才智。當年，你善用各種謀略和手段，指揮發行和市場部同事南征北戰，打過一場又一場的狠仗。後來，你到香港去大展奇才。從香港回來後，大家都明顯地感覺到你心裡充滿仇恨，但都不理解為甚麼會有如此的仇恨，這樣的仇恨有必要嗎？你不是常說，主僱的關係是貨銀兩訖的嗎？

然而，我說你是奇人，是你擁有才智卻竟然不懂得做人最基本的道理。我所接觸的每一位曾經與你共事過的人，沒有一個不說你是聰明人。可是，當大家一提及你的為人，他們都搖頭嘆息。本來，我也還摸不著頭緒，想必你是求好心切，曲高和寡吧？後來，見你這幾年千方百計全力否定你自己的過去，我恍然大悟了。

我說你是奇人，是你擁有才智卻竟然不懂得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就算了，還竟能如此前後矛盾。你竟然可以忘記，在你所謂的星洲日報過去有多“不堪”的種種，其實很多是你自己坐高位時的傑作。你在指責他人“不顧情義”、“顛倒是非”、“無中生有”的同時，卻忘了看看鏡子中的自己！（星洲日報／溝通平台‧星洲日報柔佛州採訪主任：賀婉蜜）
鄭丁賢‧中文報害了你嗎？

2011-06-30 09:07  馬荷加尼http://opinions.sinchew-i.com/node/19926?page=8
中文報的真實處境，不是表面上的風光，而是危機四伏。
你不知道，明天的報章，有哪一則新聞，或是評論，開罪了權力當局。

你不知道，明天有哪一個對手，或是“朋友”，向權力人士打了毒針。

你也不知道，手上的出版准證，明天是否還有效，明年是否還發得出來。

然而，你知道，政治和社會氛圍不對勁的當兒，矛頭就會對準中文報。

你也知道，中文報隨時都可能是代罪羔羊。
在這個行業服務，晚上要睡個平安的好覺，都不可多得。

不過，這不是我要說的重點，發牢騷也絕非我所好。畢竟，進入這個行業，就已經做好準備。

我是說，前晚，一些人搞了一個講座會，題目是“華文報業路在何方？”
題目有點老套，不過，如果主辦者有誠意，主講者有內涵，或許還能為中文報把個脈，開個方，提出一些建設性意見，讓中文報辦得更好一些。

主要的談話者，包括一位從政者、一位前任從業員，一位現任從業員，以及一位自稱“一天看中文報的時間只有10分鐘”的前中文報高層。4個人背景不同，卻有共同的特徵，就是喝了中文報的奶水，得到豐富的滋養。

從政者借中文報的報導和宣傳，建立了形象，步步高升；從業員坐上中文報高層職位，享盡好處。要他們回饋中文報，或許是奢求；不過，提供一些中肯的評價，建設性的意見，應該是最低的標準吧！

我的想法很天真。

這場講座會，對中文報極盡謾罵，詆毀；指中文報騙吃騙喝，水準不堪，沒有公信力；新聞從業員水準低落，是非不分。
然後，把網絡媒體捧上天，乃正義之師，是惟一真理。
結論是，中文報必定被唾棄，註定要沒落；網絡媒體是明日之星，引導眾生走向光明的未來。

我只有一個疑問，中文報害了你嗎？
為何要以如此惡毒的言語，缺乏邏輯和根據的論述，沒有公平可言的基礎，來打擊中文報，以及眾多中文報的新聞從業員？
抹黑是容易的，打擊是快意的，然而，建設是困難的，它是靠前人和今人以理想和實幹，一磚一瓦的疊起來。
中文報在大馬這塊土地生存，先天條件，從經濟規模，到語言和文化人口，已經匱乏；後天條件，從法令政策，到政治壓力，更是限制重重。

但是，幾十年來，中文報堅持下來，在貧瘠的土壤上，算是開出一片良田。

如果不是基於專業精神，提昇水準，建立公信力，以及從業員是非觀念清楚，而且還省吃省喝的，不會有今天的讀者群，除非你把百萬讀者都當阿燦。

中文報在傳播資訊和評論監督的努力，無日無之；在推廣族群權益，團結人民，推動民主公平法治的表現，有目共睹。
中文報的同仁堅持下去，因為，我們相信這是一份有尊嚴的工作，也是有社會價值的事業。
中文報沒有害你，爾等可以不買報紙，不上網看免費報，卻無須反噬加害；否則，對報業、族群和社會，好處何在？（星洲日報／馬荷加尼‧作者：鄭丁賢‧《星洲日報》副總編輯）

光明日报

讓讀者判斷是非

2011-07-01 19:02  光明專欄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07217
我相信不少同行看到雪州議長鄧章欽批評中文報記者的新聞後，一定心情低落，尤其他說現在的中文報記者不敢以中文以外的語文發問，我們的專業及引以為豪的三語能力受到質疑了。

為了華語觀眾的需要，電視台華語新聞記者常在記者會結束後，特別要求新聞人物以華語述說，也許鄧章欽搞不清楚狀況，馮京當馬凉。如果說中文報記者的語文掌握能力比起上一代的中文報記者差了一大截，我承認是教育制度的錯，就像這一代的從政者不如上一代，許多國州議員來到議會都是靜靜坐著，不吭一聲，講爛英語的部長也不少。

他又說：“記者會上的問題大多是由英文或國文媒體所發問，現在則更多是由問得更尖銳的電子報記者發問。”首先我們不得不承說，不同源流媒體都有幕後老闆，大家立場不同，親國陣或親民聯媒體在訪問過程，各有隱議程。例如國會走廊的記者會如車輪戰般，同行稱之為PC Fair（非指電腦展），即是Press Confenrence Fair，大多數記者會都是政治罵戰，吵吵鬧鬧，沒有營養又無關人民利益，一些有議程的媒體的確發問“尖銳問題”，行內人知道那都是“老闆”交代。

鄧章欽說了一句離譜的話“中文報說要中立，但卻中立到離譜，沒有是非感。”今時今日，不少政壇大老闆每月丟個幾萬令吉，就能成立網絡媒體，是非對錯由自己決定，“中立”二字賣少見少，他竟然嫌太過中立？
有些人判斷中立的邏輯是“民聯做甚麼就是對，國陣做甚麼都是錯的”，真正的中立是讓讀者判斷是非。（光明日報／好评‧文：洪國川）

對記者極盡奚落‧編協斥鄧章欽貶華文報

2011-07-01 21:06  http://www.guangming.com.my/node/107279
（吉隆坡1日訊）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編協）週五發表文告，譴責雪蘭莪州立法議會議長拿督鄧章欽，在華文報多年來受盡各種惡法困綁的情況下，不但不體諒華文報的處境，以及協助解困，反而極盡奚落之能事。

編協承認華文報記者的素質仍有進步及改善的空間，但並非鄧章欽所說的那麼不堪，也絕對無法苟同鄧章欽藉機踩低華文報以抬高自己的行徑。
討厭華文報平衡報導

鄧章欽最近公開非議中文報記者工作態度和語文能力差，沒有立場，只管把一切資訊照單全收，已淪為名副其實的“記者”（reporter），而不是“新聞從業員”（journalist）。他也批評華文報記者沒有是非感，只追求平衡報導。

編協在文告中指出，報章是社會公器，對任何事件或課題的報導都必須秉持公正與客觀的立場，不容涉及主觀因素，以免誤導讀者及廣大群眾。
“鄧章欽的談話有失公允及偏頗，我們要提醒他，他有今天的地位和知名度，就是因為華文報章長久以來對他的相關新聞如實報導；我們不期望他感恩，但我們萬萬想不到他會過橋抽板、惡言相向。”

文告表示，身為政治人物，本身擁有政治議程，自然希望報章報導能夠符合本身意願，一旦報導與本身意願相悖，即指是偏幫某一方面，這是報社經常面對的指責。但是，身為負責任的新聞從業員，必須堅持職業操守，不能逢迎政治人物的意願，違反新聞從業員的專業精神與原則。

“鄧章欽聲稱華文報章的‘平衡報導’最令他討厭；但他卻忘了在多年前，他曾因為政敵發表的一篇聲明，恫言起訴一家華文報章。
“在面對一個沒有修養的政治人物攻擊下，編協要勉勵記者同道發揮奮進精神，莊敬自強，以行動反擊這類政治人物。”（光明日報）

南洋商报

天窗亮话：华文报记者，够可怜●郑典武 
2011/07/09 6:20:10 PM  http://www.nanyang.com/NewsCenter/articleDetail.asp?type=N&ID=260916&SID=29&CID=790
民主行动党雪州议会议长邓章钦，是民主行动党内少数能让阿武叔崇拜的领袖，但老邓最近把本地华文报记者批评得一文不值，说华文报记者只会记录，不会做新闻从业员，实在把阿武叔的心伤透。

阿武叔脱离华文报界已久，不敢再以新闻从业员自居，但报界的朋友还称阿武叔是前新闻从业员，宠爱有加。

老邓不是新闻界的鱼，不知道新闻界的鱼之乐，也能批评新闻界的水准，阿武叔作为前新闻从业员，为华文报记者说说公道话，老邓应该不会介意吧？

老邓呀！你就可怜可怜一下华文报记者吧，要知道华文报的读者对象是华人，你是华人，你靠的选票是华人，你的政治对手也是华人，当华文报记者令你觉得有水准时，就是你的政治对手认为华文报记者没有水准的时候了。

老邓说，华文报记者缺乏分析能力，没有做出深入及调查性报道的决心，即使雪州政府的资讯自由法生效，也未能发挥功能。

问了不写有屁用？

我说老邓呀，这世上就是有某种臭男人，一直要求女人守贞操，但当女人坚持守贞操的时候，这臭男人又不高兴。

当华文报记者具有分析能力，做出深入调查，但总结对你不见得有利的时候，你还是会认为他们没有水准的啦！

老邓又说，华文报记者的语文能力差，所以鲜少在记者会上发问，马来报或英文报记者经常发问，所以比较有水准。

老邓没有讲骗话，阿武叔十年的记者生涯，也不经常在记者会上发问问题，当你已经知道记者会主角讲的重点是什么时，还要发问？国英文报记者是常发问，很多时候却是为了发问而发问，是也问，不是也问，问了又不写，问了有屁用？

老邓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新闻的习惯，且看所发问的，有多少会登在报纸上，就知道发问来有屁用是什么意思了。

采访政棍里外不是人

马来西亚的记者会方式，尤其政棍的记者会，都是主角把要说的都说了，才来公开发问，很多政棍为了讨好记者，甚至一早备好三语并重的新闻稿，在这样资料齐全的情况下，如果记者还要发问，只有三个原因：第一，这个记者的理解能力有问题；第二，记者会主角的表达能力有问题，讲话不清不楚；第三，准备好的新闻稿写得太烂，记者看不明白，所以发问求证，以求详实。

所以，有时候，不一定是记者没有水准，政棍也有缺乏水准的哩！

马来西亚华文报记者采访政棍的新闻，通常都会陷入里外不是人的窘境，写好的新闻稿只字不改全文照登，他说你不懂发问没有水准，凭新闻触觉认定其言论没有新闻价值而删除时，他又说你被对方收买偏袒，抺煞言论自由，以前为了保住饭碗不得已忍气吞声，藏在心里的粗口今天总算得以破口而出。

政棍有时很滑稽的，当一则新闻报道不符合他们的意思时，他们最喜欢讲记者吃钱。

阿武叔的记者生涯，不知道接过多少匿名电话，问我到底收了多少钱，去帮他的对手写新闻，初出茅芦时还会被他们吓到，百般解释说是采访主任派我去采访的。

后来老蛇了一点，接到这类电话就问：“你是不是也想收买我？开个价？我帮你写，我的底价不高，一百万而已，没钱也想学人收买记者？”

竟然也得以把这些窝囊废的鼠辈打发掉，屡试不爽。

老邓把华文报记者批评得一无是处之际，却把向来较偏向数落其政治对手的网络记者，捧到天上有地下无，阿武叔汗颜的同时又庆幸，幸好早早离开报界，否则准会患上自闭症，无颜见人。

忘记了什么人曾经形容，记者不是无冕皇帝，而是神仙、老虎和狗。

有求于记者的，都把记者捧到好像神仙，除了平时盛宴招待，又吃又打包，送花又送礼，过年过节还有红包送上门。

有把柄被捉到的，把记者当成比老虎还凶猛的野兽，又闪又躲还放狗，遇到一些恶势力的，搞不好不但打断腿，还有子弹相送。

官运亨通记者当狗看

至于那些上了位的，无须言论帮手也稳坐钓鱼台，官运亨通的，就会把记者当狗看待了，要约见采访须得排队，还得先把问题呈上来，写好的文章须先让他过目修改，若没把他捧如神仙，文章写得不够精彩，还会被批评只会当一个记录员，不懂当新闻从业员。

突发一个奇想，要是我变成张晓卿，就下一道命令，今后只可以采访报道印度人的新闻，印度人不会看华文报，就不会说华文报记者没有水准。

最后要告诉老邓，记者是新闻从业员，新闻从业员未必是记者，新闻从业员指的是包括各种角色在内，为民间提供消息的工作人员，包括编辑、评论员、专栏作者、摄影记者、翻译员等等，缺一，华文报就无法从事新闻事业了。

我歌且笑：老爷得了“大头症”●刘彦运 新闻从业员

2011/07/09 6:20:11 PM   http://www.nanyang.com/NewsCenter/articleDetail.asp?type=N&ID=260911&SID=29&CID=1070
话说有一个人经常恶意毁谤一名修道士，有一天，修道士問了那个人一个问题：“假如有一个人送你一件礼物，但是你却拒绝接受，你觉得这件礼物应该属于谁呢？”

那个人非常理所当然的回答：“当然属于想送礼物的那个人了。”修道士笑着说：“没错。如果我不接受你骂我的那些话，那就等于你自己骂自己了吧？”

听完这番话，那个人被气得满脸通红，哑口无言。

最近民联州政府的某位高官以极刻薄的语气批评中文报记者水平低、素质差、语文能力低、没有是非感、只懂得平衡报道、评论也写不好、只会混口饭吃……，总结一句话：中文报记者水平特差，甚至够不上新闻从业员的资格，是名副其实的“记者”，只懂得记录的记者！

等于自己骂自己

开始听到这些对中文报记者刻薄批评的话语，确实感到气恼。然而，仔细想想，如果我们身为新闻从业员能够像上述故事中的修道士一样，拒绝接受那位高官的“礼物”，那他不等于自己在骂自己吗？

那位高官可能没有意识到，作为一名政治工作者，使用如此刻薄的语言批评中文报记者，无形中也反映了他待人处世与个人修养的“特低水平”，甚至也表露了他当官后的“大头症”及狂妄自大。

笔者也在怀疑，他应该也够不上政治工作者的资格，充其量只能称为“政客”，一个在政治圈中混饭吃的“食客”，如果说政治家，那可连边还沾不上！

在政治圈或官场上，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知道如何与媒体记者保持良好关系、应如何与媒体打交道、与媒体作好公关工作，可说是在政治圈中立足的“必修课程”。

中文报处境人尽皆知

这位高官大概自以为才高八斗，目空一切，戴上“乌纱帽”则“晕晕乎”连自家祖宗姓啥也忘了，以致于将中文报记者批得一文不值，他大概认为只要有“洋腔洋报”则一切万事大吉。看来此君的大头症非比寻常，在我国政坛可谓一绝！如此水平的人也可当上高官，看来民联应该认真检讨。

其实中文报在我国的处境人尽皆知，尤其是在报道政治新闻方面受到种种限制，几乎每天在“走钢丝”，能够做到平衡报道，不会从“钢丝上摔下来”已经很不错了。这些都是需要各界体谅的。

民联此君的同志倪可敏则相当体谅中文报记者，他曾经在一个场合表示中文报记者报道时有一定的难处，不能怪记者。这个才是聪明的政治工作者应该有的措辞。

看来此君还得向他的同志多多学习，以免“猪八戒照像——自找难堪”！

部落格精选：邓章钦狠批华文报●张木钦
2011/07/08 7:17:50 PM http://www.nanyang.com.my/NewsCenter/articleDetail.asp?type=N&ID=260735&SID=29&CID=26
连日来看到很多人写文章骂邓章钦，因为他狠批华文报，尤其是华文报记者，批得他们一无是处。

华文报立场中立

这位位高权重的雪州议会议长说，华文报记者中文差，外语差，没分析能力，没有立场，只会照单全收，没深入调查，有敲钟心态，表现不如英文报，提问题不如网络记者尖锐，总之，今天的记者只是记者，不再是新闻从业员。

对于记者表现差问题，向来只有他的上司会严词苛责，至于其他各种缺点，主要是内部检讨和改进，行业外的人士多保持尊重态度，不愿越俎代庖。

当然，如果行外人士愿意给与指教也无不可，但是邓议长这次不像是指教，而是把记者批得体无完肤，的确令人感到错愕。

华文报的强烈反应不出人意料，因为华基政党特别是反对党能够在华人社会扎根，靠的不是有水准的英文报或者很尖锐的网络，而是“没有水准”的华文报，为了给反对党更多的言论空间，华文报向来顶着很大的压力保持中立。过去反对党责怪国阵的非华文媒体不中立，如今却批斗华文报“照单全收”搞中立，只会令华文报觉得里外不是人。

关于记者只是记者，不再是新闻从业员，也就是英文的 “利波的”不再是“见拿力士”的观点，的确很难理解。记者本来不就是记者吗？什么时候“记者”变成了贬义词，而“新闻从业员”变成了褒义词？也许邓议长认为新闻从业员是比较厉害的记者，是“大记者”，议长之见着实非常特异。

邓议长说华文报的文字水准今不如昔，这不是新鲜事，因为几十年前我初入行的时候，也听过前辈感叹水准今不如昔，但是早期的报章的确比较“干净”，没今天这么多杂质，原因很复杂，包括客观与主观。

客观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是赶时间。出报纸当然要赶时间，古今皆然，但以前没有像现在这么往死里赶。现在为了赶出夜报，简直赶到鼻孔没有风，错几个字可以原谅，错过出版时间就不可原谅，加以电脑高效，每个人处理稿量大增，所以现在已经没有所谓慢工出细活的好世界。

应给扶持和包容

主观原因当然是编采本身的造诣。我知道新一代的从业员不少是华小毕业后转入国中上大专，他们虽然有大专资格，华文却只有小学程度，全靠他们在中、大时期努力自修补强，终于能够以华语华文为工作语文，如果有些人掌握的不很好，至少他们努力过，精神可嘉。大人物理应给他们扶持和包容，而不是无情追杀，何况不是个个都那么差，不必一竿打翻。

谁都知道反对党已经很好地掌握网络工具，可以突破传统媒介的限制，而且已经有人认为神器在握，华文报可以弃之如敝屣了。邓议长如果也这么想，一点也不奇怪，不过像我这样的老人家只会看报纸，如果邓议长在推特有什么高论，没有华文报的转载，我是没机会拜读的，那将会一大遗憾。 

林冠英：有国际水平 不准瞧不起中文媒体 
2011/07/02 6:19:55 PM  http://www.nanyang.com/Newscenter/articledetail.asp?type=N&ID=259208&sID=7&cID=10
（槟城2日讯）尽管雪州议长邓章钦才抨击中文报及记者水平差，但槟州首席部长林冠英却给予高度评价，除了指本地中文报有国际水平外，更不会允许任何人瞧不起中文媒体。

他说，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就此，虽然不了解邓章钦抨击中文媒体事件的来龙去脉，不过，若后者真的作出有关评论，那么就得为此负责。

他是在被询及如何看待该党雪州领袖邓章钦抨击中文报一事这么说。

不过，他也强调，他并不是针对邓章钦，而是笼统概括地置评。

“我很难置评，我不了解他的言论，我们得向他了解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与会上，他也认为，中文媒体的专业水准具国际水准，但有时会受到封锁或恶法的限制，就此，无关乎专业无能。

较早前，他也一再强调，他不会认同任何人踩低中文媒体，也相信党领袖不会这么做。

有话直说:当了官就不是人●陈春福 
2011/07/01 5:34:09 PM  http://www.nanyang.com/NewsCenter/articleDetail.asp?type=N&id=258850&sid=29&cid=1070
读了几十年的华文报，原来我国的华文报章都不值得一读，原来本身当了几十年的冤大头。

感谢尊贵的邓大人提醒，原来“我们的新闻从业员真的变成了记者，就是记东西的记者而已。在马来西亚，特别是在华文报业里面已经很难找到journalist（新闻从业员）了，我们有的是reporter（记者）而已。”

懵懂了几十年，忽然有人当头一棒，真是醍醐灌顶，阿弥陀佛。

这个邓大人真是高人，听说他本身就是华校出身的高材生，早年还在一家中文报章工作过，后来加入了政党，现在又占了点官气，人显得尊贵了，嘴脸不一样了，中文水平也绝非当下一般小记者可比的了。

中国人有一句话，自大一点是个臭，但这绝对与邓大人没关系，邓大人大了，有官气了，不管有麝无麝都是香的。

被人骂了还洋洋得意

人显贵了，少不了要沾点洋气才显得与众不同。邓大人学贯中西，才高八斗，方块字倚马可待，洋洋千言，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按照他对中文报记者的批评，他的红毛话一定也是行云流水，纵横捭阖。小老百姓目光短没见过世面，没见过洋大人放屁，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可悲（之处），比较起英文报，我们差了一段距离，英文报里面有一些写评论的，虽然我们对他的文章满肚子火，但是我们认为这个家伙有他的料，他的确做了他的功课，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立场，但是他们对自己工作那种认真，那种专业的态度，华文报差了一大截”，原来沾洋气是被人骂了还洋洋得意。

原来，洋报人的工作态度都比较认真，中华儿女就该去跳海死了算，大马中文报业发展了逾百年，原来先辈和同辈们都是混饭吃着来的。华社也真悲哀，居然让华文报章的从业员白吃白喝蒙骗了这一些年，真是情何以堪呵！

当一个人还是人的时候，讲的也比较像人话，但人一旦当上了官就变得不像人了。是人都知道，马来西亚有许多恶法捆绑着言论自由，华文报章从业员所受牢套尤其紧绷，如果向大官进言的评论能像邓大人对中文报章般的尖酸刻薄，那大马新闻从业员也不必争取什么新闻自由了。 

座谈会上有一张脸更令人作呕，身为新闻从业员兼一家华文报章的高层主管，坐在台上附和邓大爷的奚落，骂到自己的身上居然还帮腔“中文报欠缺是非黑白之分”，完全忽视本身与所在行业的价值。若然如此，这种人应该赶紧收拾包袱，离开他自己也瞧不起的中文报章，转身去热拥有关两家中文电子报（如果电子报愿意接收他，又或者其中一家还撑得到他入门那一刻的话）。

古人的文章说，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禽兽都知感恩，但是我们一些喝着华文报奶水长大的人却没有。去到哪乱到哪的前报界工作者，虽然现实中郁郁不得志而离开报界，然而一断奶却耻笑他们曾吸吮的奶水是腐臭的，仿佛他们今天已臻“神人境界”，鄙视众生，今天中文报界之所以如此不济，全因少了他们。悲哉！

星火蠢动:《哎哟哟，邓章钦！》●陈福星 
2011/07/01 5:34:09 PM  http://www.nanyang.com/NewsCenter/articleDetail.asp?type=N&id=258849&sid=29&cid=1070
很多人管在下叫“记者老爷”，这个称呼听了很爽，也有人叫在下“大记者”，这个名词更使人飘飘然，让人十分喜欢。

可是，日前在网上看到雪州议长YB邓章钦的一席话之后，在下欲哭无泪，顿时无地自容。

根据一家电子报的报道，YB邓在一项名为“华文报业路在何方”的讲座上悲叹现在的中文报的新闻从业员，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记者”，只会记录说者的言论，没有核对言论、做调查报告、文章没立场。

他说：“我们的新闻从业员真的变成了记者，就是记东西的记者而已。”

刻薄论述揶揄新闻从业员

呜呼哀哉！原来“记者”竟是这么cheap、如此不堪，害我白爽了几十年，真他奶奶的(不是骂你奶奶)。

在下脑袋有点问题，不懂是否患有政治人物错认症，因为每当看到YB邓，不知怎么搞的，就想到马华一位中文造诣极高的独行侠。哎呀！这是题外话，这里不讲，但在下对YB邓在民主行动党内唯我独尊贵的高级情愫，却是真真正正的仰慕。

言归正传。YB邓在有关讲座上，以相当刻薄(对不起，在下才疏学浅，暂时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词)的语气揶揄记者，他除了说记者写新闻没核实说者的言论，还抨击中文报没有是非感和大是大非的观念，(只会)追求“平衡报道”。

利我新闻不许平衡报道

他非议平衡报道，质问，“为何需要平衡？不对就是不对，平衡什么东西？”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就是没错。YB邓一方面指责记者没核实说者的言论，另一方面却又对平衡报道吐痰，在下愚昧，一时想不通YB邓究竟要的是哪门子的新闻报道。

后来埋头苦想，YB邓的道理其实出自一本叫做“政客的书”的秘笈，里面写着：当你(当然是记者啦)写不利我的新闻时，必须向我核实；不过，当你写有利于我或不利于我的政敌的新闻时，不准平衡报道。

邓的小文章唯我独尊？

各华文报记者只要切记YB邓的教诲，包管终生受惠，马上从恍如地上慢慢爬的毛毛虫记者，变成在天上自由飞翔的蝴蝶新闻从业员。

YB邓恨华文报记者没出息，连写专栏的记者的文章也不汤不水。他说：“虽然我自己也写小文章，但是我非常痛恨这些小文章，因为误导性很高。”

哎哟喂！此言可真醍醐灌顶，一语惊醒梦中人，原来YB邓是唯一写小文章，又不让人痛恨的世外高人，各华文报头头，你们还等什么？还不赶紧拉拢YB邓，只要他肯拔笔相助，开设专栏，多写有汤有水的文章，还怕你家报社的报分不蒸蒸日上？

不对！不对！这不是好办法，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最好就是YB邓自己办一家华文报，自己写小文章，然后要他的记者自由发挥、自己评论对错、自己当判官，想什么写什么，再然后看看他的报章销路如何？翌年的准证有没有问题？

勿踩低新闻界朋友

听了YB邓的一番忠告，在下不禁想借花敬佛，忠告所有高官显要、社会闻人，你们上台讲话时，可千万称呼报馆的朋友为“新闻从业员”，别以“记者”二字来踩低这些写新闻的朋友。

顺便问问YB邓，从今往后，在下丢掉“记者”这个烂名，改称“新闻从业员”，行吗？

时事论衡:何苦要诋毁华文报？●罗汉洲 
2011/07/01 5:34:09 PM  http://www.nanyang.com/NewsCenter/articleDetail.asp?type=N&id=258848&sid=29&cid=1070
在“华文报业路在何方？”的讲座会上，主讲人雪州议长邓章钦的言论令人惊憾。

邓章钦对华文报的评语大略是：报社流行让记者写评论，内容惨不忍睹；记者敷衍塞责、混饭吃、语文能力差，无论工作态度与专业水平都比英文报差，华文报的评论与舆论公信力已没有人相信。

邓章钦要崇洋，这是他的权力，但无须如此刻意踩踏华文报章呀！

尊贵的邓议长又说，他也写小文章，但他痛恨这些小文章，因为误导性很高。邓议长言下之意似是：若论写小文章，舍我其谁？此招应是：踩低别人来抬高自己。

敦马责《南洋》偏向反对党

华文报记者语文差？不知道邓章钦以什么标准来界定记者语文水平属于差、中等、优？希望他拿出这个标准给大家看，好让大家心服，否则就是“想到就讲”了。邓议长如阅读几本《咬文嚼字》当即明白，我国华文报的华文水平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差”。

大马华文报办得很“辛苦”，读者们应该领略到这点，除了法令钳制之外，还有朝野政治人物的监督，这种监督令报馆更须小心翼翼，前首相马哈迪就曾指责《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因为这两家报馆给反对党很多报道，包括敏感的华团诉求。

其实，马哈迪也曾责怪《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偏向反对党，导致国阵输了鲁乃州议席补选（陈漱石编《华文报天变再记录》第110与118页）。无论如何，他否认因此指示马华出面收购南洋报业。但事实到底如何，许多华人心里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想法。

中文报人自喻如走钢丝

在基督教国课题上，内长希山慕丁促请人民平衡看待《马来西亚前锋报》，他劝请人民别忘了《南洋商报》和《中国报》并非不曾面对相同的问题。

其他如慕沙莫哈末（前教育部长）、再努丁（前新闻部长）以及现任新闻部长莱士雅丁，都曾指责华文报爱挑敏感课题，以敏感课题来刺激报份。所以华文报负责人自喻有如走钢丝。

邓章钦听了许多前任现任部长所讲的话，所以他们认为没有人相信华文报的评论和舆论，因为华文报偏向对党，玩弄敏感课题？

肩负传承中华文化重任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看出办华文报不易，在朝者指华文报偏向反对党，在野的指它们讨好执政党，总之就是“讲了我不喜欢的话就是偏袒对方”。

尽管华文报给邓章钦很多中肯的报道，也对他在行动党内受的打压作了不少仗义执言，若非华文报的舆论，他能否担任雪州议长实是一大疑问，他也曾在给他评得一文不值的华文报写过专栏，但他今日却反咬华文报“没有用”，是不是对他而言，华文报已无利用的价值？

邓章钦说华文报面对电子媒体的挑战，前景不可乐观。惟大马华文报却担负着传承华族文化的责任，若华文报没了，就剩下华校单打独斗，华人都不愿看到华文报没落、消失，邓章钦若尚有爱护华族文化之心，就请呼吁政府解除钳制媒体的各种法令，不应反过来诋毁华文报。

编协：客观报道受奚落 谴责邓章钦贬华文报 
2011/07/01 6:26:50 PM  http://www.nanyang.com/Newscenter/articledetail.asp?type=N&ID=258939&sID=7&cID=10
（吉隆坡1日讯）马来西亚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编协）今天发表文告，谴责雪兰莪州立法议会议长拿督邓章钦，在华文报多年来受尽各种恶法困绑的情况下，不但不体谅华文报的处境，以及协助解困，反而极尽奚落之能事。

编协承认华文报记者的素质仍有进步及改善的空间，但并非邓章钦所说的那么不堪，也绝对无法苟同邓章钦藉机踩低华文报以抬高自己的行径。

邓章钦最近公开非议中文报记者工作态度和语文能力差，没有立场，只管把一切资讯照单全收，已沦为名副其实的“记者”（reporter），而不是“新闻从业员”（journalist）。

塑造名望过桥抽板

他批评华文报记者没有是非感，只追求平衡报道。

编协在文告中指出，报章是社会公器，对任何事件或课题的报道都必须秉持公正与客观的立场，不容涉及主观因素，以免误导读者及广大群众。

“邓章钦的谈话有失公允及偏颇，我们要提醒他，他有今天的地位和知名度，就是因为华文报章长久以来对他的相关新闻如实报道；我们不期望他感恩；但我们万万想不到他会过桥抽板、恶言相向。”

不能逢迎政治人物

文告表示，身为政治人物，本身拥有政治议程，自然希望报章报道能够符合本身意愿，一旦报道与本身意愿相悖，即指是偏帮某一方面，这是报社经常面对的指责。但是，身为负责任的新闻从业员，必须坚持职业操守，不能逢迎政治人物的意愿，违反新闻从业员的专业精神与原则。

“邓章钦声称华文报章的‘平衡报道’最令他讨厌；但他却忘了在多年前，他就曾因为其政敌发表的一篇声明，恫言起诉一家华文报章。

“面对没有修养的政治人物攻击，编协勉励记者同道发挥奋进精神，庄敬自强，以行动反击这类政治人物。”

中国报
羅漢洲：記者是做甚麼的？

07/07/2011 15:32  熱話拼盤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231764
我不知道英文journalist和reporter有什么實質上的分別，但中文的新聞從業員和記者的工作肯定有點分別。
　記者是新聞從業員當然毋庸質疑，但新聞從業員卻並不單單指記者，它也包括編輯和報館的管理人。若有人說華文報業裡面只有記者，“很難找到新聞從業員”，這是很大的語病，因為華文報館不可能只有記者而已。中文造詣很高，小文章寫得比其他人高明的人，絕不會有這樣的語病。
　中國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方延明教授說，大馬華文報有中華文化，讀來令人有親切感，而且行文直接，不繞彎子。他可沒說我們華文報中文水平差（《中國報》6月23日）。
須忠實記錄下來
　但有人斷然否決方延明教授的看法，他認為大馬華文報記者的中文水平差。看來，若單論中文，這位仁兄的水平更在方延明教授之上吧！
　說回記者，記者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是出外採訪新聞，包括在記者招待會、新聞發佈會，記錄主講人或發言人所講的話。在記錄時，記者不可有立場，即使他很不滿意，很不贊同發言人所講的話，但他仍須忠實記錄下來、抄起來，不可因為不贊同發言者的話而擅自更改他的話，不可歪曲發言人的意思。所以照抄部長、在野黨領袖的言論，是記者的工作，也是記者的職業道德，能堅守職業道德才是好記者。
　反對黨的年度代表大會，還有民聯執政的州議會，都曾禁止某馬來文報記者採訪，理由是這家報館的記者慣常歪曲代表的言論，又常以本身立場把民聯議員的話“改頭換面”，叫該報糾正又相應不理。可見記者有立場，強把自己的立場套在發言人身上，是不符職業道德，會令發言人蒙冤受屈，誤導了讀者。
語文能力比人強
　因此，記者如不滿意發言人的話，可以另外寫一篇文章來批評發言人，那才是記者表明立場的時候。畢竟我們有言論自由，記者當然有權發表意見，表明立場，但在採訪工作時，則必須照抄。
　實際上，發言人若發覺言論被歪曲，也不一定是記者的事，記者已忠實地照抄，但編輯（也屬新聞從業員）卻把它刪刪改改，或加油加醋，據說這種現象相當普遍。
　退一步來說，假如華文報記者中文水平差，那是我們的教育制度造成，否則誰不想掌握好中文？何況華文報的編輯和記者都須通曉三種語文，語文能力比其他語文報章記者更強。

政客眼中的媒體

07/07/2011 16:36  董嘉欣：似懂非懂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231832
雪州議長鄧章欽在“中文報路在何方？”座談會上，批評中文報記者素質“大不如前”，席間更痛批中文報中立得“離譜”、變得沒有是非感，甚至並未對課題進行深思，只是一味將資訊照單全收。鄧大議長還以“慘不忍睹”四字來形容中文報社論，把新聞從業員撻伐至情何以堪的境地。
　主講人指稱自528報變，比起以前由平面媒體“說了算”，報章公信力已不復當年。
　縱然至今中文報公信力依然，是非從來不是媒體“說了算”！
　可知，誰是誰非，每個人自有不同詮釋，你永遠沒辦法讓所有人一致性地認為誰對誰錯。
　如果說記者、編輯群並未養成對課題進行深思與探討的習慣，實在是扼殺了新聞從業員對報道事實抱持的認真態度。
　至少，筆者認識的媒體同志，做採訪時都盡職盡責，主動尋找一些附加資料以作核實；于一些課題上向雙方求證，施行聽“兩方的話”。敬業樂業，不就是如此嗎？
　再者，鄧大議長盡情數落中文報社論和記者專欄“不湯不水”、沒有是非感、“中立得離譜”……
　這類批評，離譜之余，還荒誕無稽！
毫不考量兩面性？
　難道鄧氏所謂的是非感，是希望持筆人在文章裡大力撻伐課題或個人，內容完全“一面倒”，毫不考量兩面性？
　我國政界看媒體的奇怪現象不斷，即無論在朝在野都有人批評平面中文媒體偏向某一方。
　中意的、中聽的、中看的報導，就稱作“中立”，有“是非感”；面對那些不中意、不中聽、不中看的報導，就批為一文不值的“離譜”、“偏頗”，失去“是非感”。

　所謂中立，是媒體在做任何報導時力求平衡的鋼線。

　如果執筆者一味根據自己的喜惡作出報導，無疑失去最基本的媒體操守。

　為了報導時事百態，兢兢業業走在鋼線上的新聞從業員，卻老被塞吃“死貓”、“悶虧”。

　他們眼中的媒體，無論橫豎正反，都不會“順眼”！
　新聞從業員，做好自己本分就好；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
魏家祥抨擊鄧章欽 過橋抽板態度狂妄

02/07/2011 22:41  官方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230533


　（吉隆坡2日訊）馬青總團長拿督魏家祥抨擊，雪州議長鄧章欽批評中文報的態度猶如“過橋抽板”，並要他勿忘記中文報記者也有分幫忙吹捧他到今天出名的地步。

　他也批評，鄧章欽指中文報記者沒有水準，足以反映后者自大狂妄的性格。

　“即使我們作為政治人物，有時也會出錯，而且還是這些記者提醒我們的錯誤。人非聖賢，孰能無錯，儘管鄧章欽有他個人詮釋，卻不能因此指記者的水平很差。”

　他也說，鄧章欽能有今日地位，多少也托中文報記者幫忙所賜，他卻反過來嘲諷中文報記者，而這樣的做法確實無法讓人苟同。

　他今日主持馬青總團雪州與直轄區區會代表大會聯合開幕后，于記者會上這麼指出。
未落實承諾

　另外，他批評雪州政府儘管承諾要委任30%非政府組織代表成為縣市議員，但至今仍未真正落實該承諾，而這足以令雪州人民甚感失望。

　至于雪州大臣丹斯里卡立早前宣布撥款1萬5000令吉，用以印製709淨選盟2.0大集會的宣傳單，魏家祥不認為雪州政府應該這麼做，畢竟那些都是人民的金錢。

編協：極盡奚落能事 「鄧章欽踩低華文報」 　

01/07/2011 18:34  官方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230213
（吉隆坡1日訊）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編協）今天譴責雪蘭莪州立法議會議長拿督鄧章欽，在華文報多年來受盡各種惡法困綁的情況下，不但不體諒華文報的處境，以及協助解困，反而極盡奚落能事。
　編協承認，華文報記者的素質仍有進步及改善的空間，但並非鄧章欽所說的那么不堪，也絕對無法苟同鄧章欽藉機踩低華文報以抬高自己的行徑。
　鄧章欽最近公開非議華文報記者工作態度和語文能力差，沒有立場，只管把一切資訊照單全收，已淪為名副其實的“記者”（reporter），而不是“新聞從業員”（journalist）。他也批評華文報記者沒有是非感，只追求平衡報道。
　編協在文告中指出，報章是社會公器，對任何事件或課題的報道都必須秉持公正與客觀的立場，不容涉及主觀因素，以免誤導讀者及廣大群眾。
　“鄧章欽的談話有失公允及偏頗，我們要提醒他，他有今天的地位和知名度，就是因為華文報章長久以來對他的相關新聞如實報導；我們不期望他感恩；但我們萬萬想不到他會過橋抽板、惡言相向。”
堅持職業操守
　文告指出，身為政治人物，本身擁有政治議程，自然希望報章報道符合本身意願，一旦報道與本身意願相悖，即指報館偏幫某一方面，這是報社經常面對的指責。但是，身為負責任的新聞從業員，必須堅持職業操守，不能逢迎政治人物的意願，違反新聞從業員的專業精神與原則。
　“鄧章欽聲稱華文報章的‘平衡報道’最令他討厭；他卻忘了，多年前他就曾因為其政敵發表的一篇聲明，恫言起訴一家華文報章。
　“在面對一位沒有修養的政治人物攻擊下，編協要勉勵所有記者同道發揮奮進精神，莊敬自強，以行動反擊這類政治人物。”

林放：鄧章欽教鴨子游泳

06/07/2011 18:28  林放：放眼江湖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231580
雪州議長鄧章欽逞口舌之強狠批華文報水準低下，其實是處心積慮，有意踩踏華文媒體。在講座會上，他一開腔就自嘲，“全場冒著最大的風險應該是我，因為我的事業還需要靠傳媒”，接著就非議華文報記者沒有是非感，只追求平衡報導；華文報記者工作態度和語文能力差，沒有立場；只管把一切資訊照單全收，沒有深思與進一步探討某個課題的習慣。
駁斥偏頗評議
　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編協）對鄧章欽有失公允及偏頗的評議，予以駁斥，連帶對鄧今天的地位和知名度，編協感悟過去給予他支持的“惡果”忍無可忍有所責怨，指他“過橋抽板、惡言相向”。到底媒體應否期待政客感恩相報，則有置啄余地。畢竟報導是媒體職責所在，若報章當初以為可以提攜有價值的政治人物為民請命，如今發現這號人物小人得志語無倫次，只能怪本身有眼無珠。
　鄧章欽如果受邀出席類如“華文報章素質”研討會發表論述，他即使怎樣鞭撻報章和記者的水準，受批評者再沒面子也得啞忍，以尊重學術研究。不過，這位華小畢業生，從來沒進過華文報館工作的經驗和理解，卻仗著律師資格和議長地位說教，評論非其專業的課題，就會被解讀為恬不知恥地教鴨子游泳，教老爸如何讓媽媽生孩子。
　退一步說，鄧章欽苦修鑽研華文報業有了不起心得，以一個堂堂議長，他實則選錯了場地和時間撒野，為一本新書的推介禮上需要借題發揮放這么多臭屁嗎？新聞從業員並不是謝絕批評，但在禮節上他卻選擇貼錯門神。假如鄧章欽在與報界交流時有上述狂妄之語，編協斷不會如此動怒；以鄧章欽對華文報章一知半解，業界也不致于低智商到請外行教內行。
不能獨霸天下
　鄧章欽膚淺無知表現在對“記者”一詞的認知。新聞機構中從事採訪報導的專業人員稱為記者，已是人人皆知的事實。但好為人師的鄧章欽說，許多中文報的記者已經“淪為”名副其實的“記者”（reporter），而不是“新聞從業員”（journalist）。
　在大馬，職工會對新聞從業員的定義涵蓋記者、編輯、攝影記者、翻譯員和校對，記者只是從事新聞事業的一分子，不能把“新聞從業員”（journalist）獨霸天下。香港和台灣各有記者協會捍衛權益和福利，為了方便受英文教育者一目瞭然協會的性質，才用journalists。但是，即使把記者名稱改為新聞從業員，也不等于立即變得天生異稟。就像政客自命為從政者或政治工作者一樣，骯髒起來還是那副嘴臉。

（資深媒體人）

林冠英：若貶低中文報 鄧章欽須為言論負責

02/07/2011 19:15  官方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230473
　（檳城2日訊）檳州首長林冠英指出，他不清楚雪州議長拿督鄧章欽曾說過中文報什么，若對方講過貶低中文報的話，須為自己的言論負責。

　他不認同貶低中文報，並聲稱中文報不是不行，只是被法律限制。他反而認為，中文報擁有國際水準，卻受到法律限制。
　林冠英今午探望2位昨日採訪示威被示威者攻擊的中文報記者時，針對鄧章欽早前在一場講座上批評中文報記者的素質時，如是回應。兩名記者分別是《星洲日報》記者楊永年及《光明日報》記者楊瑞榮。
　鄧章欽最近公開非議華文報記者工作態度和語文能力差，沒立場，只管把一切資訊照單全收，已淪為名副其實的“記者”（reporter），而不是“新聞從業員”（journalist）。他也批評華文報記者沒是非感，只追求平衡報道。
　鄧章欽的上述言論，引起國內多家中文報章不滿及抗議。
　馬來西亞華文報刊編輯人協會（編協）也譴責鄧章欽，中文報多年來受盡各種惡法困綁下，不但不體諒華文報的處境及協助解困，反而極盡奚落能事。
　林冠英表示，他必須查證鄧章欽說過什么，才能表達看法。
　“若他真的有講過貶低中文報的話，他就須為本身言論負責。”

前輩，請聽我們說… 

30/06/2011 17:11  評論 http://www.chinapress.com.my/node/229855
忘了他是誰

本報：甄子權

雪州議長拿督鄧章欽最近大概《解放軍報》看多了，憂國憂民之余，也擔心起大馬中文報業的前景來了。

　他為報業的風雨操心，也為報業的吉凶忐忑。

　他抱怨中文報不長進，從記者的表現不比當年勇，一路點評到社論“慘不忍睹”、“不湯不水”，辦報立場“中立到離譜，沒有是非感”。

　政客抱怨媒體，就像水手抱怨大海──忘了我是誰，怎會在船上？
　幾年風雨，一路走來，終于牢牢坐在議長大位上，嚐到權力的果實之味，鄧章欽對于中文報業的生態，應該有深刻並寬容的體會才是。
　若是愛之深、責之切，理應展現包容之心，為中文報業多開一扇窗，怎么反而把話說得那么刻薄？
　納涼的怎么怪起種樹的人來了呢？
　中文報有那么難看嗎？
　從中文報報份的成長數字和公信力──讀者相信報紙勝于網絡新聞的心態中，不難找到答案。
　還有，各大小新聞獎中不乏佳作，這些都不可能是靠不成才的記者和不長進的作品所能換回來的。
　至于新聞倫理，有沒有“是非感”這回事，新聞的壽命往往只有一天，編採過程受到當時情境影響，例如，政客只選擇性發佈對自己有利的消息，昨天的“是”，明天已成“非”。這“沒有是非感”之罪，何患無詞一怪再怪、怪了再怪啊。
怪責無補於事
　《21世紀經濟報道》主編沈顥這么說過：“新聞究竟是用來做什么的？我相信每個新聞工作者，都周而復始地處在這一種天問中。這問題肯定會擊倒我們，但好在它擊不垮我們。因為，這份工作決定了，唯有嘗試才能生存，才能解恨。”
　在這嘗試敲打真相的過程中，誰能完全不犯錯呢？
　要看懂大馬中文報，既要宏觀，也要微觀。
　要從政治角度看；從官方角度看；從法令角度看；也要從商業角度看。
　看英文報和網絡媒體也是如此，有的奉行“責任新聞學”，自負言責；有的奉行“敵對新聞學”，製造對抗。有的是鋼琴家，有的是鋼琴家教，難以相提並論。
　其實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行規和難處，報館就像餐廳，有自己的品味，很難比較。
　一味怪責，無補于事。
　周而復始，惡性循環。
　一直以來，喜歡指揮中文報辦報的人很多，此一時彼一時，標準初一十五大不同，自己又不敢辦報，因為他們很清楚辦報不易，報館絕對不是他們謀生之處；試問如果有很多人出來指揮他們怎么做人，如何為人父母，心中有何滋味？
　好在它擊不垮我們。
　因為中文報還是會臉紅，媒體人還是知錯能改，自重自愛，賣廣告不賣貞操（★註），賣真相不賣靈魂。
★註 

“貞操”二字，按《台灣教育部線上字典》解──

　首先指的是：堅貞的節操。晉書˙卷八十六˙張軌傳：“睹松竹，則思貞操之賢。”

　接著，才是指“女子清白的操守”。



痛心的指責 

本報：鄭喜文
就在前幾天，許多頭銜“很大粒”的報界先賢，召開“中文報路在何方？”座談會，一群紳士名嘴指天畫地，比手划腳一番后，得到的結論是“報章公信力不再、記者素質下跌”等一堆內憂外患言論。
　這是很悲哀的，然而最可悲的，莫過于這些話出自他們——一群資深報人口中。

　首先，他們批報章的銷售量維持或下滑，是為民喉舌的報章公信力不如以往的證明，我很好奇銷售量幾時與公信力划上等號了？
實事求是
　座談會上更有人說，有的報章的業績上升是“乾坤大挪移”，換言之，是“人為”的？誰人？難道是張無忌？不曉得，只知道銷售量維持、下滑甚至上升，都不可以。
　再來談談“記者素質大不如前”的問題，首先，說這句話的人前后至少換了4家報館，而最后一家已經不是中文報了，這說明什么？這不但說明了“人往高處爬，水往低處流”的天性，更說明了報館的待遇及福利是“低處”！
　后輩可以理解先賢“人往高處爬”的舉動，先賢倒來責怪后輩素質下滑了？報界充斥了許多像先賢這般的人物，流動率自然高，招聘甚不容易，你還好意思回頭向留下來繼續耕耘的“低處”談素質？
　最后，針對中文記者的評論“不湯不水、中立到離譜、沒有是非感”，筆者更有話說，在出版及印刷法令的淫威下，你還可以寫出什么來？報館和電子媒體的起跑點完全不一樣，如此比較，會不會太過份了？
　筆者對“傳統媒體騙吃騙喝”這句話尤其皺眉，實事求是地報道一則新聞，稍帶諷刺地寫一則評論，有什么不對？沒有不對，何之為騙？最重要的是，大多數仍留在新聞崗上的后輩，都在磨拳擦掌積極努力，這些所謂前賢、所謂資深、所謂報人，卻在新書發佈會上透過重復一些“N年前”已存在，他們本身卻也無法解決的問題來批評同儕，力求證明“大不如前”，轉個彎稱讚自己，實在令人失望透頂。
　余秋雨曾在《千年一嘆》中提及，許多數千年的大國多已沒落，相對年輕的國家卻狠狠地崛起，你難道敢因此而否定古文明的貢獻嗎？

　以我所見，報章與電子媒體即如聖經裏頭的“舊約”與“新約”，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后者小兵立大功是因為大勢所趨，你我都無法左右時代的推進，先賢又何必一舉否定報館的沒落是公信力消失所致！



前報人…喎 

本報：和碧君

大馬中文報業，在一步一腳印中，走過幾許風雨路。

　在中文報服務的每一分子都希望中文報繼續茁壯成長，繼續扮演提供正確、公正報導的第四權角色。

　由于受到客觀環境約束，尤其是出版准證對媒體的箝制，從新聞報導到評論，我們都必須謹慎小心，因為不知道哪篇報導或評論，會被詮釋為超越法令賦予的權利，或不符合國情，而受到對付，無法更新出版准證，進而打破許多人的飯碗。

　俗語說：創業容易守業難，辦報本不易，守報業更難。

　中文報要茁壯成長，報人需要有更大的勇氣與多一分堅毅，不能容許一些人因個人議程，對中文報業作出各種指責，因為這只會對中文報業造成破壞。

　在有批評才有進步的基礎下，中文報願意接受任何善意與建設性的批評，但拒絕任何乖離立論基礎的抹黑行動，相信這是任何報人或評論人都非常明白的撰寫評論原則。

　已故文學家魯迅，以筆尖醫治人們的心靈，中文報人也搖動筆桿啟迪民智，大家有目共睹。

踏實經營

　令人遺憾的是，有人以“前中文報報人”的身分，對中文報極盡討伐能事，難道中文報真的那么不堪嗎？

　若是那么不堪，他們當中又怎么喝中文報的奶水喝了那么多年？

　筆者在想，令人不堪入目的是，有人在喝中文報奶水的同時，就已經把鎗頭對住中文報。

　媒體人，無論是任何語文的媒體人，手中的筆是用作針砭時弊，而不是用作進行人身攻擊。

　讀者擁有知情權，想知的是時事，而不是個人恩怨或惡意批評的芝麻綠豆小事。

　身為前輩，應該為后輩樹立良好典範，讓后輩學習報人應秉持的精神與態度，讓后輩看一看、學一學，前輩如何在缺乏先天條件與后天條件的有限空間裡辦報，把採訪工作做好。

　新聞工作是一份有尊嚴的工作；在這個競爭的年代，我們講究公平的競爭平台，而不是以滅他人威風、長自己志氣的方式來尋求突圍。

　只有踏實的經營中文報，在新聞報導、評論、業務上更上一層、將中文報辦得更好，讓讀者看到我們的努力，那才沒有愧對所有為中文報打拼的每一分子！[image: im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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